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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语境中，“客”泛
指一切外来者。

不只是待客的客人，
还是远道而来的客商、客
居异乡的旅人，以及怀有
某种技艺、本领的特定的
外来者。

比如，过去骡马市上
靠袖筒里草帽下捏手指插
一杠子进来赚取佣金的掮
客。现今果农年年果熟时
盼望能给他们带来好价钱
的果客。还有舞枪弄棒耍
大刀那类人也称了棍客或
刀客，这个“客”原本是暗
含敬意的。至于后来出了
不讲武德提了菜刀吓唬人
的牛二之流的泼皮，只在
原本“刀客”的中间插了一
个“子”谑称“刀子客”，便
完全变了味，有了轻视的
意味。

麦客，也是远道而来
者却不是来做生意的，也
是怀了某种本领的却不能
算做有特定技艺的，他们
如果有恐怕也只是有辛苦
劳作的命，而且是产麦区
最紧迫、最折磨人、最费体
力和精神的刈麦的苦命。
割麦是需要一点技巧的，
但主要还是需要有体力，
有耐得住煎熬的体力和精
神支撑，吾乡人言“要有苦
头”。那时来的麦客好像
有来自河南、陕西的。这
在晋西南这片鸡鸣三省之
地并不奇怪，一样的产麦
区，一样操镰刈割，熟门熟
路，价钱谈拢，搭镰便割。
麦客也有麦客的规矩，有
着对麦子由衷的喜爱与尊
重 ，大 多 本 着“ 离 乡 不 离
土”的理念就近挣点辛苦
钱。关中的麦客多来自甘
肃的静宁、庄浪等地，而晋西南来自渭
南的麦客大约是从陕西合阳、大荔、韩
城跨了黄河而来，一顶草帽、一身破
衣、一柄利镰，便是全部家当。麦客不
仅赶着麦熟而来，也赶着天气行走，最
怕碰到瞎天气耽搁工夫没活干。要是
无奈困在雨天，他们比主家还要心焦，

“龙口夺食”的日子，谁也耽误不得。
每年麦熟时节，我都盼麦客来。

他们靠执一把镰刀行走江湖，要么从
南往北走，要么从北往南赶，一路赶着
麦熟靠出卖体力赚些养家糊口的辛苦
钱，故而在吾乡麦客又称“赶麦场”。
我永远记得，在麦熟时节，曾有这样一
群农民，他们外出走乡串户，以替别人
收割麦子、打工为生，为所经之处“三
夏”麦收立下了汗马功劳，被称为麦
客。我家却从未请过“赶麦场”的麦
客，主要原因是不愿多余支出一份割
麦的费用，用我爸的话说也丢不起那
份人，都是两只手显得咱家撑不起摊
子需要雇人割麦而遭乡人耻笑。他们
可能会说：鏺麦还要雇人，吃馍馍要不
要雇人呢，那点地还值顾雇人么，云
云。其实，我思忖主要还是怕花钱，钱
进了农人们口袋都是留着干大事用
的，大凡能靠自己身体解决的事情绝
不会轻易多出一分钱。好在庄稼人的
力气和苦头有的是，睡一觉，吃一顿，
歇一饷，就又有了。

于是，我总是与麦客擦肩而过。
有几年家里麦子长得太好太多

了，麦垄厚得一镰割不倒，实在没办
法差一点点就准备请麦客了，一家人
硬是慢慢磨着磨着就又把一垄一垄的
麦子割净了。想着原本打算要花钱雇
人的，就觉得又节省了一笔费用，像
是自己多挣了一样。每年割麦前，我
大约是要提前作一些心理建设的，直
觉上是又要受虐了，心理上又毫无依
托，一种逃避不了又无可奈何的感
觉。最早包产到户那几年，父母也才
三十多岁正值壮年，家里能顶得上的
劳力也只有父母二人外加我最多能顶
半 个 人 。 我 爸 便 开 始 了 他 的 割 麦
PUA，封我为小罗成，说我妈好比
穆桂英。我问那你呢？我爸说，顶多
算个老黄忠吧。一个割麦草台班子虽
然拼凑起了隋唐宋汉几朝人马，里里
外外也就三个人，两大一小。一块地
割下来，往往是“穆桂英”打先锋攻
行子冲在前头，“老黄忠”边割麦边
缚麦个子负责断后，唯有“罗成”死
命冲杀一阵便累得直不起腰来。“穆
桂英”总是在前头一边催“罗成”快
点赶上来顺便替他捎带割“一条腿”

（一行麦），一边关心“罗成”问咋
了？“罗成”作愁苦状说：腰疼。然
后，“穆桂英”与“老黄忠”便直起
腰来一齐笑道：小娃哪里有腰。

后来又过了几年，没盼来自家的
麦客，自己倒为别人家做了麦客。

那时村里学校办得还好，连方圆
一带村子包括邻县的孩子也来上学，
一个班里坡上坡下竟然有了不同的口
音。麦假尚未开始，南边同学家的麦
子已经开镰了，心眼活的邻乡同学便
邀了人过去帮他们家割麦，十几个初
中男生一字排开，那阵式在麦客里也
是豪华版的。记得某次在邻村帮人割

完麦子，回来顶着明亮的
月光骑车呼啸而过，一路
上 月 亮 下 面 许 多 人 家 竟
然 还 在 借 着 月 明 奋 力 刈
麦。也难怪，白天太热太
晒 ，挥 镰 的 艰 辛 可 想 而
知，碰到月明之夜割麦其
实 也 是 不 错 的 选 择 。 很
多时候 ，为了赶时间 ，割
麦的人都顾不上回家，饭
就 直 接 送 到 地 头 边 吃 边
割，当天割多少再晚也还
要 拉 回 去 多 少 。 一 天 之
内 各 种 与 麦 有 关 的 家 伙
什 儿 几 乎 都 用 上 了 。 比
如 车 上 专 为 载 麦 的 一 种
工具叫“挑页”，可以最大
限 度 地 增 加 单 次 运 载
量。的确，当年的大多数
农具似乎都与麦子有关，
犁、耧、耙、耱、刈、载、碾、
扇，从种到收到晒到收储
无一不是。许多年过去，
那 时 农 人 们 重 视 粮 食 生
产的热情，以及对麦的敬
重和侍麦的精细程度，至
今仍令人感动。

曾 经 自 己 许 下 过 一
个约定，每年布谷声里必
写一篇关于麦收的文章，
来 纪 念 那 些 与 麦 收 有 关
的日子。

今 年 原 本 怕 是 要 爽
约了，因为自以为离真正
的 麦 收 现 场 是 越 来 越 远
了。尽管麦收关乎农业，
关乎粮食安全，但是这种
与 每 个 人 有 关 的 季 节 性
辛 劳 在 城 市 几 乎 无 声 无
息，人们关注麦子收成不
及 关 心 一 餐 饭 怎 样 减 去
更 多 的 碳 水 。 而 自 己 过
去 关 于 麦 收 的 记 忆 已 经
付之于《以割麦的姿势向
土 地 鞠 躬》《麦 罢 才 闻 稭
馍 香》《麦 子 是 万 能 的》

《麦秸的枯荣》《麦收无大
小》《麦 收 与 高 考》《麦 子
在 风 里》《芃 芃 其 麦》《麦

子熟了》《看见麦子》《麦村》《麦场》等
诸多篇什里，当下恐怕也再无心情和
动力去写一则关于麦子的文字了。不
承想，今年从 5 月底至 6 月中旬，在央
视新闻和央广网又接连看到和听到关
于家乡那边的麦收报道，那些来自麦
收一线的画面和声音像是一再提醒和
追问：你是忘了那些熟悉的麦子了吗？

一则是 2025 年 5 月 28 日央视关
于运城市盐湖区小麦机收全面展开的
电视新闻，记者在报道中称素有“三晋
粮仓”美誉的运城今年小麦种植面积
达 432.8 万亩，其面积与产量均占全省
半数以上……占全省半壁江山的运城
小麦对粮食出产与消费平衡区的晋省
来说意义重大，仅“能保持（本省）自给
自足”这一点足以说明山西人的面食
结构中运城产的麦子占比之重，运城
麦的地位在山西举足轻重，运城人的
骄傲当然溢于言表。电视画面是航拍
视角俯瞰之下的晋西南广袤田野，大
型收割机纵横驰骋，金黄的麦浪摇曳
翻涌，熟悉的繁忙麦收图景又现，熟
悉的乡音透着按捺不住的丰收的喜
悦。

另一则是 2025 年 6 月 16 日央广
网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的广播新闻，我在开车途中听车上收
音机报道，运城河津市 24 万多亩冬
小麦正陆续成熟，联合收割机开始在
麦田里往来穿梭，黄河滩涂沙地种粮
大户侯金龙介绍他丰收在望的憧憬，
500 亩沙地每亩大约 1300 斤的产量确
实令人振奋。依然是辛苦的付出，依
然是令人激动而焦心的麦收时节，但
产量和麦收节奏却是前所未有，侯金
龙 以 “ 滴 灌 + 水 肥 一 体 化 + 密 植 栽
培”三位一体的技术，把数百亩漏肥
漏水的河滩沙地打造成“吨半粮田”
委实不易，每亩地节水 40%以上，化
肥使用量减少 30%，500 亩麦子两台
联合收割机也只用了三个小时就完成
收割。

盐湖区的麦子和河津黄河滩地的
麦子是对我麦收记忆的又一次激活，
只是现在与过去相比已完全是两种麦
收场景。当年旱作农业已被规模种植
取代，我的遥远的麦客记忆，也早已换
作大型联合收割机集团作业，不仅降
低了麦收劳作强度，还提高了麦子丰
收保障。只是那些遥远的轰鸣的机器
它们依然可以称作现代“麦客”，从南
到北，从河南、山东到山西、河北，正在
奔赴一个个麦场。作为“麦客”，他们
从古至今都是这场“麦收鏖战”中千里
单骑、当之无愧的侠士。只不过，在而
今技术浪潮的推动下，镰刀换农机、接
单看手机，当年的老麦客退场，如今的
新麦客接棒，这个农业群体已经完成
了从“候鸟式”的体力劳动者向现代农
业技术体系的转变，在工具上也早已
完成了镰刀与铁的转换。

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依然被这片
金黄的麦田维系着成为一个见证，依
然尊重每一株生长于斯的麦子，还有
我储存于此的关于麦收的记忆和由麦
子养成的对粮食的情感。那些永不褪
色的金黄的麦子和熟悉的麦子的味
道，依然年复一年如约而至、如愿而
得，历久弥新、历久弥坚。

遥

远

的

麦

客

■■
李
耀
岗

李
耀
岗

午休起来，感觉好像被一双眼睛监
视着。原来，窗外玻璃上，真有一双“贼
溜溜”的小眼睛！那是一只麻雀，我也
不知道它是怎么“贴”在玻璃上的，头晃
来晃去，警惕性极高。在防盗窗棂上居
然站着八只麻雀，应该是在乘凉，因为
我开着空调，玻璃窗开有缝，凉气正好
可以出去，它们都站在窗缝之处，玻璃
上那只鸟应该是哨兵！好机灵的一群
小东西。有芳邻如此，我也是醉了！

几年前，窗外的空调外机弃用了。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有一对麻雀在空调
外机里开始做巢。看着它们飞来飞往，
忙来忙去，我也很期待，期待着有一天
那窝窝里“冒”出一群可爱的小脑袋，

“冒”出一堆毛茸茸的小精灵。这邻居
还是缺乏信任吧，来都来了，安家筑巢
了，多少也得打声招呼吧；不打招呼也
就罢了，居然还不信任我，只要我一靠
近窗户，它们就慌慌张张飞走了。日子

在一天天过去，它们的新家总算做好
了，在它们不在的时候，我偷偷参观了
它们的家。草丝盘起来的窝，很细密很
精致，里面铺着羽毛，很柔软，很温暖。
当然我尽量不打扰到它们，窗外有鸟，
有鸟鸣，这新邻居带给我许多快乐，我
也很开心。

它们虽然对我有戒心，但是从来不
介意当着我的面秀恩爱。伏案工作，每
每抬头，总会看到它们彼此梳理羽毛，
彼此叽喳嬉闹，它们似乎总是很开心，
很自由，很洒脱，不像我有时忙得像陀
螺，有时沉默如一条老狗，有时苦闷如
一块石头。尽管它们拥有爱情、幸福和
快乐，但是期待中的它们的孩子一直没
有降临。它们是不想要孩子，是不能生
孩子，还是其他呢？该不会也在学部分
人类“丁克”吧。

我不知道它们的世界，只看到窗外
的 快 乐 ，来 自 自 然 界 简 单 、生 息 的 快

乐。它们尽管没有孩子，它们有亲人，
或者是朋友。隔一段时间，窗外就集聚
了许多麻雀，差不多每次都在二三十
只，或群飞打闹，或落在窗外的槐树枝
上叽叽喳喳，或落在防盗窗窗棂上，或
静静地站在空调外机上。它们在商量
什么，在交流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也
许它们不理解我每天埋头在干着什么，
也许觉得“人”（如果它们知道我是人类
一员的话）的生活没意思！你说有意思
没意思，彼此为邻，每天都可以看到，熟
悉而陌生，什么都知道，其实什么也不
知道。我看着它们的生活常态，它们看
着我的工作日常，一扇窗隔开彼此的世
界，一片玻璃又把彼此的世界联系在一
起。它们带给我快乐，我是否能带给它
们快乐呢？

有一次出差一周，我很期待我的邻
居能带给我什么惊喜，比如添丁增口什
么的。我返回单位那天，太阳很好，天

空很蓝，我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望
向窗外。这一望不打紧，我吃惊地发现
它们也在窗外几乎同时望向我，没有惊
慌，只是叽叽喳喳，似乎是在问候，反正
我又听不懂。也许我出差的那些日子，
它们每天都会看看我在不在，也许会关
心我是不是有什么事了，是不是不开心
了，或者祝福我什么。我想我们生活在
彼此的生活，应该成为彼此生活的一部
分了吧。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每一份
爱都让世界更有温度，我和邻居拥有淡
淡的、不经意间就能感受到的美好。

其 实 好 多 次 我 都 想 写 写 我 的 邻
居，写写陪伴我走过春夏秋冬的小精
灵，但是总是不知该写什么好。我看
到的是它们的快乐，但我没有它们的
经 历 ， 怎 么 能 感 知 它 们 的 艰 难 和 不
易；我看到的是它们的自由，但我不
知道自由背后的艰难与困苦；我看到
了它们爱情的甜美，但是它们是不是
也经历过痛心和伤害？我看到了它们
的 清 闲 ， 但 没 有 看 到 它 们 觅 食 的 艰
难，或者挨饿的苦楚。我用人的眼光
去了解它们，我以自己的生活状态和
感悟去评判它们，但是在它们的世界
里，也许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它们
的世界就是简单，就是纯粹呢？

有鸟为邻，鸟鸣入心入梦，美如枕
月眠云，天地悠悠，生命悠悠……

只 此 芳 邻 醉 时 光
■■胡春良胡春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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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赵卓菁 校 对 李静坤 美 编 冯潇楠

刚呈立夏时，便迎来接连几
天的小雨。或珠帘垂悬，或淅淅
沥沥，或青丝斜挂，或牛毛纷
飞，把个被尘土笼罩得快要透不
过气来的都市，来了个彻底的清
洗。人的心境也像被夏雨浇了个
透彻，感到分外清新。

大都市的繁华和喧嚣，似乎
完全湮没了“绿树阴浓夏日长，
楼台倒影入池塘”的古朴意境，
但雨后的都市，仍以她那动人的
妩媚，激起你日益高涨的情趣。

吃 罢 晚 饭 ， 收 拾 就 绪 。 你
突 发 奇 想 ， 邀 我 去 校 园 里 小
憩 ， 说 是 难 得 有 这 样 的 安
静 、 这 样 的 悠 闲 、 这 样 的 好
心 情 。 我 虽 不 愿 再 次 丈 量 自
己 的 脚 印 ， 但 终 经 不 住 你 的
推 搡 和 娇 妮 ， 乖 乖 地 被 你 挽
起 了 胳 膊 。

学生们已经放学，校园里格
外幽静。淡淡的灯光，透过湿漉
漉的空气，放射出道道幻影。一
排排白杨、青松、古槐，或俊秀
挺拔，或苍翠葱茏，或亭亭玉
立。几枝月季花傲然凛凛，抢先
张开点点笑靥，灯光下，宛如无
数玩夏的粉蝶。淡雅的清香，按
捺不住内心的浮躁，从蕊绒中奔
窜逃逸。裹着草丛中散发出来的
生气，轻柔地敲击着我的心扉。
丝丝夏雨飘然而至，亲昵在脸
上，隐约感到几丝凉意。

一 切 都 那 么 寂 静 ， 万 籁 无
声，冷峻中蕴蓄着神秘。

望着这静谧而自然、纯洁而
幽远的夜景，我突然感到心旷神
怡，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在血液
里升腾。

啊，这便是雨之夜难得的神
韵。

岁月的残忍，虽扼杀了我俩
赤着足在雨中嬉戏的童趣，但我
们用它交换了成熟和深沉。我们
并肩而行。用缓缓的脚步，踏开
浓浓的夜色，踩碎薄薄的积雨。
你用柔长而飘逸的秀发为我掸去
肩头上凝重的尘土，我用庄重和
认真的神情倾听你滔滔不绝的歌
声。茫茫中，我又看到你多年前
的身影，红润润的脸庞，明亮亮
的眼睛。树枝在风中飒飒作响，
惊动了两只睡梦中的小鸟，它们
在慌乱中发出一阵抗议，但转
瞬，又随着风，渐渐飞远。校园
里又恢复了平静，仿佛听到了大
地的鼾声。

有人曾为夏雨而伤感，发出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
自归”的悲鸣。

我 却 要 感 谢 夏 雨 。 感 谢 她
为我们播下了蓬勃的生命，感
谢 她 为 我 们 浇 开 了 奔 放 的 热
情，感谢她为我们放飞了升腾
的希冀，感谢她为我们洗礼了
不变的纯真。

夏雨夜的神韵夏雨夜的神韵
■■衣衣 名名

我 在 城 里 生 活 ， 不 时 回 乡 下 小
住，大前年还去了东山的白塔寺。这
两年腿脚不便，怕是上不去了，然而
黄河滩涂却是常去的。去河滩因为有
堂兄两口的农舍，那里农田阡陌、空
气清新，门前是条大道，清静而不寂
寞。

近来两次下滩，堂兄都告诉我，
夜里白塔山上总是灯光明亮，显然这
常 年 寂 静 的 山 野 林 区 有 了 人 迹 的 活
动。然而为什么，他说不清。回到村
里问人，也不明不白。我想毕竟山脚
下的村子，因着山峦的遮挡，是不大
看得见这灯光的。然而远离山脚的河
滩 ， 平 野 开 阔 ， 夜 光 远 照 ， 出 门 抬
头，就目光对接了。

对于这个新奇事，我问了村委会
主任小强，他问了民工，被告知是修
葺白塔。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这祁
家白塔属于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施
工的工程公司费时两月，大量的砖木
建筑材料、脚手架等都是人工搬运，
然而山高路远，前山还有一段农田路
可行。而白塔建立在一座高峰上，三
十多度的陡坡，塔肚原有一条顽石裸
露、碎石填补、荆棘丛生的小路，为
了 方 便 施 工 ， 有 几 处 还 用 了 钩 机 拓
宽。就这样先是人背肩扛，而后还得
无 人 机 助 力 。 那 么 用 水 呢 ？ 山 高 沟
深，这里没有泉池，沟底寻水也困难
重重！

修 葺 期 间 ， 白 塔 山 上 的 明 亮 灯
光 ， 显 示 着 工 程 的 持 重 和 艰 辛 。 如
今，白塔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反倒

使我思绪反复，浮想联翩。说起来话
长，还是先从这白塔佛寺说起。

寺者，白塔寺也；泉者，凉水泉
也。我说的是永济市韩阳镇祁家东山
上的佛寺和山泉。然而寺毁泉枯，不
是天灾，全因人为。

白 塔 始 建 于 明 朝 嘉 靖 十 三 年
（1534），清朝乾隆十四年 （1749） 重
修。塔后东南山凹处为白塔寺院，置
于半里之外的坪地。寺院山门朝西，
东边高崖下有排窑洞，原是僧人起居
之所。在坪地西南方位，有一佛殿，
内 供 十 八 罗 汉 。 想 早 时 也 曾 磬 音 钟
鸣、香火鼎盛。

白塔寺南有一山丘，我的先辈几
代在这里垦荒，给后人留下山田。记
得小时，那是六七岁左右，有次我和
堂兄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冬日，下山路
经佛寺。进了殿门，满目罗汉形体，
大肚慈面，金刚怒目，着色亮丽，异
彩纷呈。出门时顺手在佛殿拣了根木
棒 ， 哥 哥 说 那 是 神 物 ， 会 得 罪 佛 爷
爷，就再也不敢进殿了。也就是此后
几 年 ， 大 约 1953 年 吧 ， 佛 殿 被 拆 掉
了。拆下的木料之物，运下山盖了村
里的舞台学校。还有那个凉水泉，位
于 佛 寺 之 南 沟 凹 ， 距 寺 也 就 百 十 步
远。然而一汪山泉后来被人为毁弃。
年轻人心想炸开泉眼，沟渠涌流，扩
浇山下农田，沾溉竹林，谁知水流下
潜，山干泉涸，弄巧成拙。

这两桩事，都与白塔有关。因为
这寺叫白塔寺，白塔如同是寺院的旗
杆 ， 耸 立 在 高 高 的 前 峰 上 。 这 白 塔

寺 ， 全 然 得 益 于 一 处 山 泉 。 这 个 泉
池 ， 方 圆 丈 余 ， 池 深 三 尺 ， 清 澈 见
底 ， 水 质 甘 洌 。 炎 炎 夏 日 ， 泉 水 甘
洌，也有了“凉水泉”的昵称。这山
泉上处有一黑洞，被蔓草遮掩，称为
泉眼。泉旁一株大柳树，枝条披拂。
有人曾见泉旁草丛有条大乌蛇出没，
但从未有伤人之说。

要论先后，应该是先有泉，后有
寺，再有塔。这寺选取了个好地方，
又得了这一处泉池，都当天赐神予。
寺 院 前 面 沟 坡 是 一 园 竹 林 ， 十 亩 有
余。竹子虽然不高，但密实浓郁。竹
林 顶 层 在 山 风 吹 拂 中 ， 晨 间 雾 霭 弥
漫 ， 绿 波 荡 漾 ， 颇 有 韵 致 ； 夕 阳 晚
照，金光滚浪，又给寺院平添几多风
采。这一处“溪寺竹影”，据说还是清
朝“永济八景”之一呢！

白塔寺位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栖 岩 寺 之 南 。 据 《大 清 一 统 志》
载 ： 栖 岩 寺 “ 在 永 济 县 （指 原 蒲 州
城） 东 25 里 中 条 山 北 ， 后 周 建 德 中
建，初名灵居 （寺），隋仁寿改今額

（栖岩），明洪武初，并白塔寺入焉”。
这栖岩寺历史上亦为禅林经济、僧侣
庄园。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六月 《栖岩
寺四至记》 碑载：“敕建，仁寿元年，
建舍利塔，命寺主僧明达禅师定其边
界，四至周围，约二十里，南至阿奴
谷底，分水为界，西至谷口过路，北
至新罗岭，东至鹞子岭东凹底。”这东
西方向是说从山脚到山顶，北指的新
罗岭该是娥皇女英的二妃坛岗坪，南
指的阿奴谷底，想是达及白塔寺的南

沟。明初并入栖岩寺域的白塔寺，纳
入了僧侣庄园，也就提升了其佛家地
位。

洪武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
号，那时早有佛寺，而塔就是后建。
中条山在永济韩阳一带是南北走向，
现今栖岩寺存一宋塔，白塔寺存一明
塔，都是五层浮屠，相距六七里，南
北对望，分别为两座寺院的历史标记。

这栖岩寺，论其历史盛名，是在
唐朝，寺分上中下三处，僧众千人，
后毁于地震，没于战火。虽说这胜景
难复，但上寺存有一处塔群，是为历
代 僧 师 的 灵 骨 佛 魂 的 寄 所 ， 而 今 发
掘，集成一处，颇为壮观。使人联想
当年“北有五台山，南有栖岩寺”的
盛况。那一尊宋建舍利塔，耸峙在寺之
北，不为孤独，可谓腹有华章。游人不
绝，因了它的招徕，引入塔群，沉湎佛家
境界。还因塔群南沟，曾有一处虎趵
泉，三者构成佛家胜地，诉说这往世的
辉煌。然而相较这白塔寺，如今是寺已
早毁，泉也不再，唯有这一座孤独白塔，
也难免因盗遭损。好在现今修葺，山光
映采，日照生辉。

2017 年，我们创建祁氏家谱，因
为祁家白塔是为村社地标，家谱收文
以为光耀。刊印时得印社技术修饰，
填补了白塔一角的缺失，心理上得到
了一时的满足。后来我以这塔这泉一
文投寄报媒，晚报取用了白塔的资料
片，也就是那个残缺一角的原照。虽
是实景，难掩心头的伤痛。

而这也涉及我另篇报载之文。那
是祁家转龙山华佗庙会印记。说起祁
家华佗庙，是祁氏家谱另一处标的所
在。永济市南北两大药王庙，“北有
扁鹊庙，南有华佗庙”。这些年扁鹊
庙修缮一新，景区广大，气势恢宏。

对于现存文物的维修保护，近闻
政府都已统筹，纳入立项计划，安排
有序，令人为之振奋，满怀着热切的
希望和坚定的信念。

白塔山上夜灯亮
■■祁世坤祁世坤


